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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本人第一次搞創作，有很多不足之處請多多指教。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類同純屬巧合。請讀者不要在現實生活中模仿！



如果讀者因此類實際模仿和相似的行為而遭到刑事或民事訴訟均與本文和作者無關，特此聲明！







我是一位生活在B城的一個普通公民，我十八歲那年離開我的故鄉來到這裡生活。



我考入了這裡的一個藝術學校學習攝影藝術，畢業後我個人開了一家攝影室，主要是以拍證件照、全家福和相片沖洗業務為主，生意也算一般。



時下拍個人寫真在B城非常盛行，也有人勸我說：「你既然是專業搞攝影的為什麼不增加這個業務呢？現在年輕漂亮的女孩為了拍寫真捨得花錢，一套寫真下來少則幾百圓多則上千圓這頂你拍多少張證件照啊。」



每次我聽完他們的建議我只是一笑了之，可一直沒打算給人拍寫真照，有一次一個十分俏麗的小姐在我裡取沖洗好的照片，臨走前她突然轉過身問道：「老闆，你這裡拍寫真嗎？」



「啊……」



我突然一愣：「對不起，目前還沒這項業務。」我降低語調說道。



我今年已經25歲了可是還沒有女朋友，我平時也很少接觸女孩子，有時來我這裡拍證件照的也有漂亮的姑娘，但我和她們的言語也僅局限於我的工作範疇。



時代發展的太快，我完全不瞭解現代都市女孩的生活的興趣和愛好，更不瞭解現在女孩的開放程度，有時後當我走大街上，一個穿著十分時髦靚麗美女從我身邊走過，並且向我會意的一笑時，我頓時一片茫然，她是在有意挑逗我嗎？



還是在炫耀她的美麗呢？



她是那種十分開放活潑的女孩吧？如果這種女孩子做我的女友會是什麼感覺呢？。。。。。。。



當然，我自己很瞭解自己，我本人還是個比較保守的人。



如果我要給女孩拍寫真，我無法預測那種情形會令我有多麼尷尬，或許我會抑制不住我突如其來的衝動，會幹出一些傻事來，這也是我一直不打算給人拍寫真的真正原因。



我一個人孤獨的生活在B城，沒有別的親人除了一位我十分要好的朋友，張君。



張君和我是同鄉人，可以說我們倆是一起長大，關係十分密切。



雙方彼此也十分瞭解，張君高中和我是同班同學，他學習很好，後來他考上了B城非常有名的一所醫學院校，學習護理專業。



兩年前他畢業後就分配到了B城的惠民醫院，惠民醫院是B城最大的醫院，惠民醫院因醫學專家雲集，醫術精湛每天有數以萬計的患者去那裡就診。



一天下午，張君突然來電話說有好事要告訴我，並說要我請他吃飯，因為我們確實以多日未見，於是我答應他晚上八點在我住處旁的一家小餐館見。



晚上八時，我們如約相見，坐下之後我迫不及待的問道：「張兄是無事不蹬三寶殿。你說有好事要告訴我，是啥事啊？」



「我現在換工作崗位了，由觀察科轉到屍體護理科了，主管醫院的屍體護理和保管工作。」張君說。



「那太平間也歸你掌管嗎？」我迫不及待的問道。



「那還用說，你看。」說著，張君從他的褲兜裡掏出一串鑰匙，指著其中的一把說：「這把就是停屍房的鑰匙。」



於是我心懷鬼胎的想了好一陣，然後悄悄對張君說：「這可真是太好了，喂！替兄弟我好好留意一下看看最近有沒有什麼好貨色。」



「我就知道你會想到這裡。」張君笑著說道。



「咱倆誰跟誰啊，我那點癖好你早都知道了。」我說：「再說人人有份嗎，你也可以……」



「誰說的，我可沒這種愛好！，冷冰冰的多慎人啊，我看你是有心裡變態！」張君反駁道。



「哎，反正你就幫兄弟一把，你看我老大不小了還沒嘗過女人味呢！不像你有「佳佳」整天陪著你。（佳佳是張君的女朋友，是張兄在大學的同學）」。



「好吧，看在咱倆多年交情的份上，我會幫你留意的。」







那天晚上後來也不知道吃了點啥，回去的路上我感覺肚子很不舒服，一進門就一頭衝進衛生間。然後很早就睡覺了。



過了數周，一天晚上，張君又突然給我來電話說有要事要告訴我。



我馬上明白了可能是我想要的願望就要實現了。於是我坐車匆匆忙忙的趕到惠民醫院。



惠民醫院的主體大樓是一座高十六層的雄偉壯觀的大樓。



我走進大廳查看了一下科室分佈圖，找到護理科在十二層，上了十二層，我很快找到了屍體監護科。



我推開辦公室的門，張君正在裡面等著我呢。



「你來了。」張君說：「你跟我來這裡。」



張君把我帶到裡面的一間小房間，然後把門閉好。說道：「心臟病室今天上午剛剛死了一位姑娘，是心臟病突發猝死。醫院已在下午給死者的家屬開據了死亡證明，死者家屬下午也已最後瞻仰了死者的遺容，他們很悲傷，畢竟小小年紀就……」



「這個姑娘有多大？」我問到。



「不太清楚，反正應該不是很大，聽說是個未婚姑娘。」



張君說：「她的屍體下午五點剛剛由護士推進停屍間，說屍體不會保存很長時間，後天上就要運走，火化。」



接著張君又說道：「我曾經記得你說過，死後二十四小時內年輕女孩的女屍是最完美無暇的。這次你可是機會難得啊！



不過事先我得把話說到，玩可以但千萬不要破壞屍體，簡單的皮膚性的接觸可以，至於性接觸嗎最好還是免了吧，容易出亂子。畢竟，現在是由我主管停屍房的屍體保管工作，萬一出了事，我可負不起這個責任。鬧不好，你我都得坐牢，你得答應我，向我保證不破壞屍體，不要留下任何痕跡。」



「放心吧，我一定會十分小心的，這次你可幫兄弟大忙了！放心吧，我一定不會給你捅亂子。」我高興的說道。



「現在是晚上八點，等到了深夜我會把你帶進太平間，那時人也少，不容易被人看到。地方我給你選好了，太平間裡也有一個小房子，平時是提供給看管人員中午睡覺用的，裡面有張床，環境還不錯，有空調不會冷的。你現在可以回去準備一下，晚上十二點我在辦公室等你。」



於是我趕緊趕回住處，第一件事就是找出我心愛的Canon照相機，然後裝上膠卷。我要讓它拍下我那歷史性的一刻。拍下的照片我將永久珍藏，當然也永久不會讓其他人欣賞。



我想面對一個死去的女孩讓我拍她的寫真，也許我不會感到尷尬，她也不會，在我看來她已不是一個活生生的女孩，她就像一件藝術品激發出我的創作靈感！這又是何其美妙的感覺啊！



隨後，我又好好沖了個澡。然後吃了點東西，跨上我的相機包就出發了。



在去醫院的路上我經過一家計生用品店，突然想到，如果我帶上避孕套和那個姑娘性接觸的話，應該不會有事吧。



可又一想不行，這事可非同小可，這可是奸屍，這是觸犯刑法的，不可因為一時的衝動而釀下大錯。



我剛要轉身離開，可是一種無形的慾望的雙手緊緊牽住了我，像是掐住了我的脖子另我窒息。



於是，我最終還是進去買了一個適合自己尺碼的避孕套，心想，先買了再說，到時見機行事，最好還是不用。



深夜十二時左右，我趕到醫院十二層，推開辦公室的門，張君正在裡面。



「外面有人嗎？」張君問到。



「都這會了，那來的人。我看整個這一層就咱們倆人。」我說



「那咱們開始吧！」張說。



於是我們悄悄走出辦公室，外面死一樣的寂靜。空無一人，偶爾傳來幾聲樓下病人的咳嗽聲。



張君把我帶到太平間的門口，然後取出鑰匙小心翼翼的打開大門。



走進太平間裡面一團漆黑，不過可以感覺出裡面很大，很寬敞。



剛往裡走了幾步一股寒氣迎面而來。不禁使我打了個寒戰。



為了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張君沒有開燈，打開了隨身攜帶的手電筒，在右面的一側牆上安裝了冷櫃，很多屍體就放在裡面。



張君小聲對我說道：「編號是3-14，裡面就是那個姑娘的屍體。」



於是手電筒的光柱就在每一扇冷櫃的門上的編號一個個掃瞄。



不一會我們就找到了編號為3-14的冷藏櫃，張君找到把手用力一拉，床架被拉了出來，上面躺著一具屍體。



全身被白布蓋著，看不見死者的臉。



由於停屍用的床架底下是四個?轆和地面接觸因此很容易拉出來。



我們悄悄地把床推到張君說的裡面的小屋旁。



打開了小屋的門。然後把床推了進去。



接著張君小聲對我說道：「時候也不早了，我得先走了。我可沒興趣陪著死人玩，我把你鎖在太平間裡，你不要吭聲，玩的時候把窗簾子拉上，千萬不要讓別人看到。



放心吧，除了我沒有其它人有太平間的鑰匙了，明天早上六點我來接你。我再強調一下，不要破壞屍體，否則咱倆都沒有好下場。」



「一定，一定。你放心吧！」我搪塞道。



於是張君扭身就離開了，匡樘一聲把太平間的大門鎖上了。



這時我心潮澎湃說不上的一種感覺，既緊張又刺激。



那個停屍架上躺著的女屍靜靜地等待著我的處置。



我放下我的相機包放在沙發上，這個小房間只有一扇窗戶，我上前拉上窗簾，打開燈。



我走到停屍架旁，掀開了白布隨手把它丟在沙發上，一個嬌媚可人的女孩突然呈現在我的面前。



我上下仔細端詳著這個女孩，這個女孩身材勻稱，身高有1。60米左右，鴨蛋臉前額飽滿，臉龐長的清純可愛，看上去年齡的確不大。



留著一頭烏黑的長髮，只是有些稍顯凌亂，她雙目緊閉，長長的睫毛，鼻梁挺直，性感的小嘴微微張著，表情很安詳，像是睡著了似的，只是沒有血色。



她穿著一身病號服，但這也掩蓋不了她那迷人的曲線。



因為剛剛死去不久，看的出女孩的皮膚還是那麼白皙而富有光澤。



一雙嬌小玲瓏的小手放在身體的兩側，我不由自主的那起了她的一隻小手，很滑但很冰涼，我用我的臉緊帖著她的手，不停的撫摩著用我的體溫來溫暖她。



這是多麼一枝軟弱無力的手啊，她的手指非常的纖細柔軟，指甲上還塗著透明的指甲油，看來生前保養的一定很好。



突然，我看到她右腳的大拇指上套著一個標籤，一定是死者的一些基本情況。



對了，光顧著玩了看看這個可憐的女孩的身世吧。



我放下她的小手伏身前去一看，標籤上這樣寫著：付華，女，20歲，身高：1.60米體重98斤，死亡時間：早10：00 死亡原因：心臟病。



看完後，我嘆息道：「才20歲就……」



接下來，我就要把她從停屍架上抬下來放在床上供我玩耍了。



我一隻手從她的背下穿過，另一隻手從她的雙腿底下穿過，把她從停屍架上抬了下來。



她很輕又很柔軟，除了手腳之外，身體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冰冷，隱約還能感受到她體內的餘溫。



她的頭後仰著，烏黑的長髮垂了下來，在離床還有一段距離的情況下，我突然鬆手將她重重的摔在床上。



她的身體在床上顫動了幾下，我知道她是死屍，所以她毫無表情，她不會感覺到痛。



我也脫去了自己的上衣，我的心跳開始加快，下身又熱又脹。



我坐在床上開始撫摩她的身體，女人最吸引人的部位當然是胸部了。



我的雙手伸向她的乳房，雖然中間隔著病號服，可我依然能感受到它是那麼的柔軟和富有彈性。



我的雙手不停的搓揉著她的乳房，然後我開始解開她的上衣鈕扣，一個一個的輕輕的解開。



我又看了看付華姑娘的表情，她絲毫不感到羞澀，也無能為力。



她無法反抗，我把她的衣襟向兩邊掀開，露出了她隆起的胸部。



她戴著粉紅色的乳罩，越發顯著她的性感迷人。



然後，我將她慢慢扶起，讓她成坐立姿勢，然後我一隻手深向他的背後，徹底解開了她的乳罩。



我拿下她的乳罩看了看原來是34D的尺寸，然後將它也丟在沙發上，這樣付華姑娘的第一個隱秘的性器官徹底的暴露在我的眼前。



我仔細欣賞著她的乳房，她的乳房比較豐滿不大也不小，乳頭深褐色的但依然挺立著。



我用手摸了摸乳頭有些僵硬，乳頭旁有一圈粉紅的乳暈，整個乳房成圓錐形，顯然是少女的乳房。



我又重新把她還原成躺著的姿勢，伸手再次搓揉著她的乳房，是那麼的飽滿而充實富有彈性，皮膚那麼的光滑細膩。



然後，我整個身體趴在她的身上，我的頭緊帖著女孩的雙乳，又用力吮吸她的乳頭，她是那麼的溫柔，就這麼一動不動地任我愛撫。



親完她的乳房繼續向下，我親吻她的小腹，她的小腹光滑，略微有些起伏，肚臍深凹而渾圓，腰肢細細的但很挺結實。



然後，我將付華姑娘的屍體翻了過來，將她的上身的病號服徹底脫下，我握著她纖細雪白的胳膊，曲線是那麼的優美柔軟，親吻著。



她的後背十分的潔白，沒有發現明顯的屍斑，我用手在她的背上撫摩了一翻，她的胴體是那麼的光滑。



然後又將她翻過來，付華姑娘的上身完全赤裸著，她躺在那裡一動不動。



她那可愛的小臉蛋略微顯出一絲羞澀。此時她的神態真是太漂亮了，動情的小嘴微張著等待著我來親吻，死前她沒有塗口紅，她的嘴唇淡淡的，薄薄的毫無血色。



於是我趴上前去，親吻她的嘴唇，她的嘴中沒有異味，鼻孔裡也發不出絲毫的聲息。



我用力地親吻她，想用我的激情來重新復活她的嘴部神經，讓她張開嘴，能吸吮到她的舌頭。



但是最終還是沒有成功。她的嘴緊緊的閉著。



於是我用力掰開她的嘴，看到她的舌頭已經捲曲了。



她長了一幅整齊潔白的牙齒，我想如果付華還活著的話，她笑起來一定非常的可愛。



我一隻手撥開女孩閉合的眼皮，眼球有些上翻，瞳孔已經放大了。



然後，我鬆開她的眼皮，它們慢慢地又閉上了。



玩完了姑娘的上半身，我將目光轉向了她的下身，她還穿著病號褲呢。



那種沒有腰帶，用鬆緊帶束住的，很容易地把它們褪到屍體的胯骨以下。



我慢慢地把他的褲子往下拉，她穿的分紅色內褲完全露出來了，看上去和她的乳罩是一套內衣。



接著露出那迷人的美腿，她的美腿十分修長也很健康，皮膚白皙光滑。



終於，我完全脫去了她的褲子，又摘去了套在她右腳大拇指上的標籤，把它放在桌子上。



現在付華姑娘的屍體，除了那個粉紅色的內褲外，再沒有別的衣物掩蓋了。



我再次伏身趴上了她的屍身上，開始撫摩，玩弄著她的雙腿。



她的大腿白皙富有彈性，然後我又輕輕分開女孩的兩腿，輕輕摸著她的大腿內側，因為這裡比較靠近女孩子的陰部，所以有知覺的女孩對這裡是很敏感的。



可是付華姑娘享受不到這種快感。



現在，我終於要脫下她的內褲了。



突然，我發現她的內褲裡鼓鼓的，我隔著內褲一摸，原來裡面墊著一片衛生棉。



然後，小心翼翼地脫下內褲，裡面果然有一片衛生棉，沒想到小姑娘在經期突然猝死，可憐，可憐。



就這樣，付華個人最隱秘的部分暴露在我眼前了，我想如果她活著一定很害羞。



二十歲的姑娘了，看來她的性器官發育的很好，她的陰部長著比較濃密黑色的陰毛，很代表東方傳統女性的性器官特點。



我用手摸著她的陰毛，比較短而且硬。



我把那濃密的陰毛理順，讓外陰完全暴露，然後抓捏著長滿陰毛的陰阜，又向下撫摸起她的陰蒂和陰唇。



付華她似乎感受不到有異性的手正在撫摩她的陰部，我想她才二十歲一定還未體驗過性交的快感。



過早的就離開的人世，那她就一定是個處女吧，為了驗證我的猜測，我趴下身去我用兩個手指掰開她的陰唇向裡仔細一看。



我一下子注意到了處女膜，處女膜是星狀開口的。



我忍不「哦」出了聲，心想「真是可憐！」我用鼻子聞了聞付華的陰道，有點騷臭味。



可能是因為女孩子的尿道口離陰道比較近的原因吧。



然後，用手再搓揉著她的陰蒂。



接著，我將付華的屍體翻過來，開始玩弄她的屁股，她的屁股十分的豐滿而翹挺，我掰開她的屁股，發現了付華下體另一個重要的孔穴：



肛門。



我用手掌使勁地拍打著她的屁股，隨著我的拍打，她的屁股上下顫抖著，她就像做錯了什麼事接受著我的懲罰。



玩完了付華的下身，下來我要給她拍寫真了，我從沙發上提起相機包，取出我的Canon相機，先給她的背面來個全身照。



接著又把她翻過來，正面拍了好幾張。



當然，這還不足以體現我的Canon相機的優良的性能，我打算給付華拍幾張大特寫，於是我調好焦距，分別給付華的陰部，乳房，美腿，小臉蛋拍了好幾張。



拍完之後，我看了看錶，不知不覺已經快凌晨四點了。



還有兩個鐘頭，還幹點什麼呢，我看著付華的小臉蛋，心想在妳後天即將火化之前，妳為何不體會一次性交的快感呢？



就讓我來替妳完成這個夙願吧，也不枉妳白來這世上一趟啊！



雖然，妳我平生素不相識，我也不知道妳到底有沒有男朋友，但是在妳死後我是愛妳的。



這時候，我早已將張君的勸告忘到腦後。



付華的屍體靜靜地躺在那裡，她生前可能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在死去之後，自己的身體會被一個陌生人如此的蹂躪和玩耍，甚至還要和他進行第一次的性交，而自己是既憤慨又無奈，只能靜靜地等待著我的處置。



我從褲兜中取出買好的避孕套，然後脫光衣服，戴上避孕套用手指扶正我的陰莖，伏下身來將它輕輕地插入她的陰道中。



進入的過程似乎有些困難，她的陰道很緊，嫩肉緊緊地包圍著我的陰莖。



畢竟妳我都是第一次，裡面仍然是有點溫暖，只是有些乾燥。



當把陰莖深深地插入她體內時一下子捅破了她的處女膜，頓時增添了我無限的快感。



慢慢的，她的陰部有些濕潤了，我在她體內不斷的抽動。



由於磨擦已有些溫熱的陰道更接近她生前的體溫，她的屍體在我一浪又一浪的攻擊下，全身像痙攣似的顫抖著，小嘴微微張著想叫出著享受這幾秒的極為快樂銷魂的高潮。



同時我的雙手也在不停地搓揉著付華的乳房。捅到付華的陰道最深的地方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滿足。



我將陰莖從她的陰道裡拔出，摘下了避孕套。



可我的陰莖依舊堅鋌而熱辣辣的，我那起她的一隻小手，讓這隻柔軟而無力的手撫摩著我的陰莖，可是她一點也會為我這下流的動作而感到羞澀。



我又想把陰莖塞進付華的小嘴裡，可是她的小嘴還是緊閉著不肯張開，無奈我只能用龜頭在她的嘴純上擦著，她親吻著我的龜頭在幻覺中使我體會到第二次快感。



這就是我平生的第一次性交，只不過是和一具漂亮的女屍。



我看了看錶，已經五點多了，我趕緊穿好衣服打掃「戰場」。



看著整晚被我蹂躪的女屍有點依依不捨，在我清掃「戰場」時我突然想起了張君的警告，不要破壞屍體，糟糕！



這具女屍除了處女膜可能破損外，其它部位應該是完好的，於是我趴下身去我用兩個手指掰開她的陰唇向裡仔細一看，糟糕！



處女膜果然被我捅破了，只是沒有流血，這下可如何是好。



由於時間緊促，我來不及考慮太多，趕緊找來一條毛巾，將它打濕，把付華的屍體從頭到腳好好擦了一遍，又重點將她的陰部仔細的擦乾淨，爭取不留下任何的蛛絲馬跡。



然後，照原樣給她重新穿好衣服，右腳的大拇指上也套上那個標籤，再抬回到停屍架上。



到了早上六點，此時天剛濛濛亮，外面的人似乎還是很少。



這是只聽匡樘一聲，張君打開太平間的門，悄悄進來了。



他走進來問我：「怎麼樣，玩好了吧？，趕緊把屍體放回去吧。」



於是，我們推著停屍架，找到了3-14號冷藏櫃，將付華的屍體推了進去。



「屍體沒事吧？」張君盤問道。



「噢……當然沒事啦……」不太堅定的回答道。



張君似乎沒看出有什麼問題，說道：「你也熬了一晚上了，趕緊回家休息吧。」



就這樣，我匆忙的趕回住所，那天我的攝影室沒有營業。



一整天我待在家裡，心裡忐忑不安，生怕死者的家屬會發現屍體遭破壞，而自己和我的朋友都將會受到法律的懲處。



那天，對我來說簡直像一場噩夢一樣。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給張君打電話詢問了那具女屍的情況，張君說屍體早上就已被家屬運走了，下午就火化了。



聽到這裡，我心裡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了。



幾天後，我的攝影室又照常營業了，而那天晚上拍照片也已沖洗出來了，拍的效果很不錯。



我將它們收錄到我的一個秘密的個人影集裡。



晚上不時那出來獨自欣賞。她的美麗永遠印在我的心中。



B城有一個最大的陵園，坐落於城東南方的一個小山丘上。



很多人長眠於此。我想付華的墓地很有可能也在那裡，於是，一個星期六的上午，我一早便起身前往那個陵園。



在路上的花店我買了一大簌的玫瑰花。



到了陵園，我眺眼望去，整個綠色的小山丘，到處都點綴著白色的墓碑。



於是，我從山腳開始，挨個地找著她的墓碑。



大約在半山腰處，我終於找到了她的墓碑，潔白無暇的墓碑上刻著，「愛女付華之幕」墓碑底下還殘留著一些祭祀用品和花圈。



我將玫瑰花放在墓碑前，也許她不能接受我的這分懺悔，但是這玫瑰花的確寄託著我對她無限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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